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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失意人雪地鬻车马  浪荡子二度返家门  
苏秦于初冬时分赶到咸阳，转眼已是两个来月。眼见大年将至，

秦宫仍无音讯，莫说是苏秦，纵使竹远，也坐不住了。  

这日晨起，竹远吩咐下人备好车马，径出咸阳东门，朝东南方的

终南山方向驰去。及至午时，竹远赶至山下，寻个客栈寄下轺车，挑

选一匹好马，备好鞍具，翻身骑上，驰入山道。因山中奇寒，积雪未

化，竹远历尽辛苦，方于第三日迎黑赶回寒泉。  

拜过寒泉子后，竹远将苏秦赴秦及其才学大略讲过，不无疑虑地

说： “先生，照理说，苏子之才正是秦公所需，可秦公迟至今日，仍

然不肯召见，弟子百思不得其解！ ”  

寒泉子沉思有顷，抬头问道： “苏秦可曾议政？ ”  

竹远点了点头。  

“他是如何议政的？ ”  

“苏子一到咸阳，舍人就感到他不同凡俗，向弟子讲起他，弟子

让他第二日开坛议政。议政时，苏子果是不同凡响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

纵论天下，认为大势趋统，列国必归于秦，同时声称，自己已有上、

中、下三策辅秦！ ”  

“哦？ ”寒泉子眉头微微皱起， “是何三策？ ”  

“上策也叫帝策，可使秦居一而扫列国，帝临天下；中策也叫霸

策，可使秦威服天下，领袖诸侯；下策也称邦策，可使秦偏安关中，

高枕无忧！ ”  

“唉， ”寒泉子轻叹一声， “这个苏秦，真也是聪明过头了！ ”  

竹远惊道： “先生？ ”  

寒泉子缓缓说道： “咬人之犬多不吠，吠犬多不咬人。天下列国

纷起称王，多是占个名义，实意欲王天下者，唯有秦公！ ”  

“先生是说， ”竹远恍然悟道， “苏子不该将秦公内中一语道破？ ”  

寒泉子又叹一声： “唉，莫说是苏秦，纵使老朽，也只能是点到

为止。在秦公心里，天下一统是长久国策，只可做，不可说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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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远紧咬嘴唇，半晌方道：“是弟子害了苏子！若是不让他议政，

当无此事了！ ”  

寒泉子闭上双目，凝神再入冥思，许久之后，睁开眼睛： “一切

皆是定数，是秦不该得到苏子！ ”  

竹远急了：“弟子苦守几年，只为求访大才，好不容易候到苏子，

这——”思忖有顷， “弟子这就再向秦公举荐，让他务必留用苏子！ ”  

寒泉子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修长，既为定数，又何必勉强呢！”  

竹远一下子怔在那儿。  

“还有，你回去之后，可以告诉苏子，让他速离咸阳，否则，或

招杀身之祸！ ”  

竹远目瞪口呆。  

惠文公坐在书房里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内臣垂头守在一边。有顷，

惠文公迸出一句： “这些日来，那个苏秦在做什么？ ”  

“禀报君上，”内臣回道，“有时诵读，有时在街头转悠。不过——

旬日之前，苏秦两次出城！ ”  

“哦？ ”惠文公急睁眼睛， “干什么去了？ ”  

“据黑雕台禀报，此人或至田间地头，或至村落农家，与百姓谈

天说地，问些收成、纳粮、服役诸事，并未出位。臣以为是琐事，因

而没有惊动君上！ ”  

“唉，”惠文公思忖有顷，点头叹道，“此人确系大才，寡人也该见

他一面了。 ”又顿许久， “宣大良造觐见！ ”  

“臣领旨！ ”  

不消半个时辰，公孙衍叩见。见过礼，君臣相对而坐，惠文公直

入主题，笑道： “前番爱卿、上大夫力荐苏秦，寡人原说会一会他，

不想这阵儿忙于琐事，竟将此事忘了。方才寡人打盹儿，陡然想起这

档子事儿，怕再忘记，这才急召爱卿！ ”  

公孙衍心里咯噔一声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几年下来，公孙衍既

知秦公，亦服秦公。然而，庞涓、孙膑横空而出，列国情势一年一变，

三年大变，一如乱花迷眼，看得世人如坠五里雾中。许多变化，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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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气如他，也未完全看透。秦公既已起用他为大良造，却又在列国大

张旗鼓地全力求贤，说明对他有所不满。公孙衍虽无能力完全看透时

事，自知之明却是有的。刚开始，公孙衍甚想不通，心中甚至憋闷。

然而，自会苏秦之后，公孙衍大是折服，决意让贤，欲与苏子并肩合

力，辅助秦公做成一番人生大业。谁想风云突变，秦公不见苏秦不说，

这又指派樗里疾使魏谋取孙膑，真正让他捉摸不透。  

见公孙衍没有应答，只在那儿发呆，惠文公笑道： “爱卿，你怎

么了？ ”  

公孙衍回过神来，急拱手道： “微臣谨听君上吩咐！ ”  

惠文公似已猜出他在想些什么，再笑一声： “这些年来，士子街

上人来人往，寡人都让列国士子搞昏头了。苏子既有大才，寡人就想

会一会他，偏巧樗里爱卿不在，只好烦请爱卿安排一下！ ”  

“微臣领旨！”略顿一下，公孙衍似是想起什么，“微臣这就去请苏

子进宫觐见！ ”  

“不不不，”惠文公连连摇头，“似苏子这般大才，寡人自当躬身求

教才是，哪能劳动苏子贵体！ ”  

公孙衍听出秦公语带风凉，心头一颤： “君上之意是——”  

惠文公呵呵笑道： “听说士子街上闹出个论政坛，甚有意趣，寡

人早想见识一番，只无机缘。今有苏子在，寡人就想两事并作一事，

请苏子再开一坛，寡人一则见识一下何为论政坛，二则洗耳恭听苏子

高论，与苏子并天下士子共议时政，爱卿意下如何？ ”  

公孙衍沉思有顷，缓缓说道： “微臣以为不妥！ ”  

“有何不妥？ ”  

“士子街上鱼龙混杂，君上公然抛头露面，无异于以身涉险，万

一有所差池，微臣——”  

“爱卿过虑了！”惠文公再笑一声，“昔日文王访贤，不惜躬身渭水

河边。寡人访贤，不过在自家门口走动几步，就有差池了？ ”  

“这——”公孙衍迟疑有顷，“君上定要如此，微臣这就安排！只是

——哪一日合宜，还请君上定夺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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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说论政坛是在申时开坛，就明日申时吧！ ”惠文公不容商议，

断然说道， “你可吩咐坛主，要他搞得热闹一些。寡人在朝中闷得久

了，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！ ”  

“微臣遵旨！ ”  

公孙衍告退之后，一头雾水走出宫门，略一思索，向右拐至士子

街，在街头站有一时，本欲前往 “英雄居 ”，直接通知竹远，想想不妥，

就又回到宫门前，跳进轺车打道回府，令府中御史持请帖邀坛主议事。 

随御史前来的不是竹远，却是贾舍人。公孙衍迎出府门，远远看

见，不及见礼，迎头急问： “竹先生呢？ ”  

贾舍人一怔，拱手道： “回大良造的话，竹先生回终南山去了！ ”  

公孙衍大惊，愣怔一时，方才说道： “这可糟了！ ”  

贾舍人望一眼御史，转向公孙衍： “怎么了？ ”  

“明日申时，君上欲去论政坛与苏子议政！ ”  

“与苏子议政？ ”贾舍人先是一怔，旋即喜道，“这是好事！苏子已

候数月，士子街上更是议论纷纷，众士子见苏子不用，论政坛不开，

以为贤路闭塞，一些性急的已离咸阳，转投他处去了！ ”  

“可——竹先生不在，如何是好？ ”  

“能否奏请君上，另改时日？ ”  

公孙衍摇了摇头： “君上一旦定下，如何更改？ ”  

贾舍人想了一想： “竹先生临走时，将坛中诸事交予草民代管，

眼下事急，论政坛可由草民召集，大良造意下如何？ ”  

公孙衍思忖有顷，点了点头： “既有此说，明日议政之事，烦请

贾先生暂代坛主！ ”  

贾舍人拱手道： “大良造若无他事，草民告辞！ ”  

公孙衍亦拱手道： “贾先生慢走！ ”  

贾舍人回身，刚跳上车，公孙衍叫道： “慢！ ”  

贾舍人复跳下车，眼望公孙衍： “大良造还有何事？ ”  

公孙衍话中有话： “君上有旨，明日论政，要搞热闹一些！ ”  

4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大良造放心！”贾舍人点头道，“士子街上久未论政，众士子早已

急不可待了！ ”  

贾舍人快马加鞭，赶回士子街，急急来到运来客栈。苏秦开门，

见是贾舍人，拱手道： “哦，是贾兄，屋中请！ ”  

贾舍人并没有进门，一脸喜气，拱手贺道： “恭贺苏兄，喜事来

了！ ”  

苏秦怔道： “喜从何来？ ”  

“明日申时，君上躬身士子街，亲听苏兄论政！ ”  

“君上躬身？ ”苏秦似吃一惊，想了一下，抬头问道， “仍在论政

坛？ ”  

贾舍人点了点头： “是大良造亲口交代在下的。大良造还说，君

上特别吩咐，明日申时论政，要搞热闹一些！君上这是多虑了！君上

躬身士子街听士子论政，此事在论政坛是头一遭，能不热闹？ ”  

苏秦思忖有顷，伸手入囊，欲掏金子。贾舍人见了，急忙拦住，

笑道： “此番论政，免收三金！ ”  

“这——”苏秦怔道， “论政坛不能因在下坏了规矩！ ”  

“苏兄放心， ”贾舍人笑道， “君上亲听，开坛费用当由官府支出！

再说，如此盛事，也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，在下可卖号牌，亏不了！”  

“谢贾兄了！ ”  

贾舍人不无关切地说： “君上亲听，苏兄当仔细准备才是，在下

也要回去精心布置。此等大事，竹先生偏又不在，万不可出差错的！”  

“有劳贾兄了！ ”  

翌日，刚交未时，士子街头就有锣者边敲边喊： “列位士子，特

大喜讯，论政坛再次开坛喽，开坛人仍然是洛阳士子苏秦！此番论政，

空前盛事，君上躬身亲听，在论政坛尚属首次。欲旁听者，可持三十

铜至论政坛登记领牌，凭号牌入场！ ”  

众士子奔走相告，议论纷纷。有人不无激动地叫道：“诸位士子，

你们快听，苏子重新开坛，秦公亲听论政，破天荒哪！ ”  

有人接道： “天哪，领牌就要三十铜，可不是小数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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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十铜算什么？能睹秦公风采，这点小钱物有所值！ ”  

“唉，”一士子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“可惜在下囊中羞涩，无此眼

福了！ ”  

另一士子当即从袖中摸出三十铜： “仁兄切莫伤感，在下借你三

十铜，快去领牌。去得迟了，只怕拿钱也买不到呢！ ”  

那士子接过三十铜，连连拱手： “谢仁兄了！谢仁兄了！ ”转身急

步走向英雄居。  

……  

申时将至时，士子街头果然走来数百甲士，五步一人，沿街站定。

英雄居门前，一侧各立甲士十名。  

众士子手持所领号牌依序进场，众甲士验过号牌，搜过身，放他

们步入。  

论政坛上，一切照旧，只是座位有变，中间摆放主位，主位左右

各有两个空座。按照公孙衍的布置，坛中不设评判席，凡持牌士子均

于论坛前面的空场上席地而坐。  

申时正，一声锣响，代坛主贾舍人从侧室走出，冲众士子大声宣

布： “诸位士子，申时已到，论政坛开坛！ ”  

话音刚落，门外一阵喧闹，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内臣大声

唱道： “君上驾到！ ”  

众士子纷纷扭身，沿中间让出一条两步宽的通道，跪叩于地。贾

舍人急走几步，走至士子前面，叩道： “草民贾舍人并列国士子，叩

见君上！ ”  

惠文公面带微笑，沿通道走进院中，径至主位，落座，摆手道：

“贾先生，列位士子，平身！ ”  

贾舍人及众士子齐声叩道： “谢君上！ ”  

紧接着，老太傅赢虔、大良造公孙衍走上前去，见过礼，于左首

两个空位上分别落座。众士子纷纷复位，席坐于地。  

又是一声锣响，贾舍人唱道： “有请开坛人，洛阳士子苏秦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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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门响动，苏秦趋步走出，至惠文公前叩道： “洛阳士子苏秦叩

见君上！ ”  

惠文公细细审视苏秦，好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： “苏子请起！ ”手指

右侧客位， “请坐！ ”  

苏秦再拜道： “谢君上！ ”起身至左首客位，席坐。贾舍人趋前几

步，坐于苏秦下首。  

惠文公撇开苏秦，目光不无虔诚地扫向在场的所有士子，连连拱

手，揖道：“诸位士子，赢驷听说，你们来自四面八方，还有从吴越、

燕地而来的，可谓是不远万里了。赢驷还听说，你们俱是饱学之士，

各怀绝技。诸位士子，你们如此看重赢驷，赢驷早该会会诸位，谢谢

诸位的， ”苦笑一声，再揖一礼， “可——你们也知道，秦地虽偏，杂

事却是不少。一来冗务缠身，二来内忧外患不绝，赢驷日日穷于应酬，

未得片刻闲暇，身不由己啊！诸位士子，所有慢待之处，赢驷在此真

诚道歉，望大家见谅！ ”言讫，起身朝众人抱拳拱手，长揖至地。  

惠文公这一举止虽是客套，却是动人，在场士子无不改坐为跪，

叩头至地，有几人甚至涕泣出声。  

“诸位士子，平身！ ”惠文公率先坐下。众士子亦改跪为坐，目光

齐射过来。  

惠文公转过身来，朝苏秦拱手揖道： “赢驷久闻苏子大名，早欲

请教，原因也就不消说了！赢驷此来，一是来见见诸位士子，二也是

来聆听苏子高论的！ ”  

苏秦拱手回揖道： “君上乃百忙之身，今能拨冗前来，实让草民

受宠若惊，感激涕零！ ”  

惠文公手指公孙衍，微微笑道：“听公孙爱卿说，苏子前番论政，

有治秦长策欲教赢驷，赢驷洗耳以闻！ ”  

“苏秦信口开河，妄言议政，不意惊扰了君上，心中甚是惶恐！ ”  

“苏子不必自谦！”惠文公再笑一声，“赢驷此来正是要听苏子高论

的，何谈惊扰二字？赢驷不才，请苏子赐教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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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昨夜想定的方案，苏秦不再旁敲侧击，而是开门见山，直抒

胸臆，当下抱拳说道： “君上虚怀待士，苏秦不胜感怀。苏秦不才，

有三策可以治秦，敢问君上愿听否？ ”  

“哦，是何三策？ ”  

“上、中、下三策！上策可使天下归一，当称帝策；中策可使诸

侯臣服，当称霸策；下策可使偏安一隅，当称邦策！ ”  

惠文公脸上仍旧微微含笑： “赢驷自然愿闻上策！ ”  

“上策乃治乱之道！”苏秦侃侃而谈，“古之治乱，无非王、霸两业。

古时王业，也即商汤、周武所行之道，无不是吊民伐罪，取无道天子

而代之。古之霸业，也即齐桓、晋文之道，无不是结联诸侯，攘外安

内，盟主天下！ ”  

惠文公点了点头： “今之治乱呢？ ”  

“苏秦以为，时过境迁，古之治乱之道并不适合今日乱局。今之

治乱，唯有一途可走：大争灭国，天下为一！ ”  

惠文公脸上仍旧挂着笑意： “赢驷愿闻其详！ ”  

“自平王东迁始，周天子名存实亡，形同虚设，取天子而代之已

无实用。自三家分晋始，列国纷争日盛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思治，盟主

天下亦为昨夜黄花。苏秦以为，天下之所以大乱，是因为分治。分治

则散，散则乱，乱则争，争则不治。因而，若要治理今之天下，需从

源头做起，使天下归一。天下唯有归一，车同轨，民同俗，法同依，

令同行。当此之时，天下再无诸侯，唯有各级吏员，政令上行下达，

人民安居乐业！ ”  

“苏子所言，当是大同之世！”惠文公微微一笑，“只是——如此妙

境，照苏子所言，当是千古帝业，可与赢驷有关？ ”  

苏秦抱拳道： “以苏秦观之，成此大业者，非君上莫属！ ”  

“哦？ ”惠文公似吃一惊， “苏子此言从何说起？ ”  

“回禀君上，”苏秦接道，“天下一统，必大争；大争必灭国；灭国

必实力。纵观天下，诸侯虽众，有此实力者不过三家——秦、楚、齐

而已。齐背海而战，富而失勇；楚大而无治，民待教化；唯秦政通人

8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和，民富国强，法度严整，四塞皆险，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大业

不成，当无天理！ ”  

惠文公依旧微笑： “嗯，闻听苏子之言，赢驷大是振奋！依苏子

之见，赢驷当如何实施帝策？ ”  

苏秦自是胸有成竹： “帝业巨大，自非一蹴可就！苏秦以为，君

上可分三步走：第一步，称王正名；第二步，远交近攻；第三步，一

扫天下！ ”  

惠文公心头陡然一颤，面上仍旧不动声色，只是眼睛圆睁，身子

趋前，缓缓说道： “愿闻其详！ ”  

苏秦侃侃言道： “名不正，言则不顺。天下已入并王时代，时至

今日，与周天子并王者已有五家。宋公、中山君称王，可视为笑谈，

但楚、魏、齐三国称王，却是不争之实。战国三强，齐、楚均已称王，

唯秦仍是公国。以王国之实，披公国之名，气势上已是自损三分。君

上若是称王，秦则名实相符。此时，君上以王命征伐，远交近攻，蚕

食、鲸吞周边诸邻，俟时机成熟，即可一扫天下，成就帝业！ ”  

听至此处，场上士子无不张口结舌，唏嘘四起。赢虔、公孙衍亦

相视一眼，彼此点头，表情甚是振奋。  

惠文公却将笑容收敛，沉思有顷，抬头逼视苏秦：“听苏子之言，

寡人如闻天书，眼界大开！只是——”略顿一顿，“苏子尽言秦之所长，

可知秦之所短乎？ ”  

听惠文公改称 “寡人 ”，苏秦心头一沉，揖道： “请君上指点！ ”  

惠文公不看苏秦，却将目光扫向众士子： “依苏子所言，天下一

统，必大争；大争必灭国；灭国必实力。国之实力首在军力，军力首

在人力。就寡人所知，秦举国人丁不过四百万，去除老弱幼稚，青壮

男女不过两百万，可征男丁不过九十万。秦为四丁抽一，即使按三丁

抽一之列国惯例，秦举国征丁，也不过能征三十万人。即使这三十万，

也需大打折扣，因秦有三地不可征，一为西北边陲，以抗御戎狄；二

为河西故地，以安抚旧民；三为商於谷地，以应对贫穷。照此算来，

秦可征之丁，仅二十万众。以二十万之众，守土尚嫌不足，岂能远图？ ”  

9



惠文公有理有据，自述己短，众士子心服口服，无不点头称是。

苏秦心中却是一凛，因惠文公所言根本不是实情，与他近日的调查结

果出入甚远。  

“此为人力，”惠文公似是意犹未尽，“再看财力。天下皆言秦地富

强，其实不然。就寡人所知，秦虽有二十年变法改制，财力大长，但

从根本上讲，应该说是刚刚脱贫，民众能有一口饱饭而已。个别家室

或达富足，但国库依旧空虚！ ”  

众士子皆现诧异之色，苏秦更是惶惑。惠文公看在眼里，轻咳一

声，苦笑道： “诸位或许不信，以为寡人不说实话。诸位士子，人皆

有虚荣之心，你们中有谁愿意自曝己丑？天下皆言秦国变法富强，孰

不知，富的只是隶民。先君为奖励耕织，推行的是变法不变税，税制

仍为先祖定制，十抽一。秦国依据新法，取消隶农，许其拓荒种地，

隶农因无所积，国家非但无收，反得接济他们，对其十年不纳粮，五

年不抽丁。秦人之所以拥护新法，皆因于此。”摇头苦笑，“不瞒诸位，

寡人库中，存钱不过万金，储粮不过百万石，”扭头望向赢虔，“公叔

执掌国库多年，赢驷所说，可是虚言？ ”  

赢虔见问，点头称是。  

“诸位士子， ”惠文公再次苦笑一声， “寡人不怕笑话，自揭家底，

无非是想向大家证实一下，寡人并无虚言。 ”转向苏秦， “这点财力，

应对荒年尚嫌不足，何堪远图？ ”  

众士子皆是叹服。苏秦似也觉出秦公之意，揖道： “君上对国情

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苏秦惭愧。世人皆知秦人富足，苏秦今日方知

个中曲折。没有细流，何来江河？庶民不富，谈何国强？商君变法若

此，当是亘古未有之大手笔了！ ”  

惠文公点了点头： “苏子有此感悟，寡人甚慰！ ”顿住话头，扫射

场上众人一眼，长叹一声， “唉，常言道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秦国

民力不足，财力尴尬，赢驷纵有一统天下之心，力从何来？ ”  

苏秦一怔，垂头陷入沉思。赢虔、公孙衍互望一眼，面现疑惑，

不知君上意图何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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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文公将目光缓缓转向苏秦： “赢驷前面所述，皆为外因。苏子

有所不知的，还有一因！ ”  

苏秦急忙抬头，睁眼望向秦公。  

惠文公字字有力，义正辞严： “周室虽微，可天下仍为大周之天

下，列国仍为大周之属臣。大周天子，楚、魏、齐、宋可以不认，韩、

赵、燕、中山诸国可以不认，赢驷不敢不认。因为秦室与周室同宗同

源，本为一家，在赢驷身上流淌的仍是周室之血。只要周天子健在，

只要周室不绝祠，赢驷纵使有力，又如何能行这般不忠不孝之事，陷

先祖于不忠不义之地！ ”  

此言简直就是在斥责苏秦！苏秦面色羞红，表情尴尬，垂首不知

所措。现场鸦雀无声，众人表情惊讶。  

惠文公转头扫射众士子一眼，凛然说道： “诸位士子有目共睹，

近几年来，中原列国纷纷称王，唯赢驷不敢越雷池一步者，皆因于此！”

目光移至苏秦身上， “因而，苏子所言之帝策虽好，却非治秦良药，

一则赢驷羽毛未丰，气候未成，无力实施！二则赢驷本为庸人，且无

法忘本，无心实施！ ”  

苏秦沉默无语。  

惠文公音调有所和缓，嘴角微绽一笑： “好了，今日赢驷有幸听

闻苏子高论，获益匪浅。眼下时辰已迟，赢驷尚有杂务，不能与苏子，

还有诸位士子，尽兴畅谈了！待赢驷忙过眼前一时，择日再来此地，

与众位及苏子谈地说天！ ”  

苏秦起身，叩拜于地： “草民叩谢君上恩宠！ ”  

惠文公缓缓起身，内臣唱道： “君上起驾回宫！ ”  

众士子纷纷起身，再次闪开通道，纷纷于两侧跪下，齐声叩道：

“恭送君上！ ”  

惠文公扫视众人一眼，大踏步走出。赢虔、公孙衍互望一眼，再

望一眼仍然叩拜于地的苏秦，轻叹一声，紧随而去。场上士子看到众

军卒撤走，也都悄无声息地步出英雄居，自始至终，竟无一人吱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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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。论政坛上，苏秦依旧跪在那儿，表情木然。

离他不远处站着贾舍人，静静地望着他，看那样子，似想过来劝慰几

句，抑或想拉他起来，却又迟迟未动。  

不知僵有多久，门外传来车马声。贾舍人打个激灵，迎出门去，

见是师兄竹远。  

贾舍人迎住竹远，向他扼要讲述了秦公亲听论政之事。竹远轻叹

一声，一句话未说，缓步走至苏秦跟前，轻声叫道： “苏子！ ”  

苏秦抬起头来，木然望着他。  

竹远话外有音： 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你看这天，说冷也就冷起来，

苏子不宜一直守于此处！”略略一顿，将话说得又明一些，“走吧，苏

子最好离开此处，走得越快越好！ ”将手搭在苏秦肩上，别有用意地

重重一按，长叹一声，径去房中。  

苏秦由不得打了个寒噤，看看房外，天色果然骤变，乌云压顶，

朔风呼呼，说冷真就冷起来。听到不远处传来竹远重重的关门声，苏

秦缓缓起身，拖着沉重的两腿，一步步挪回客栈。  

是日黄昏，雪花纷纷扬扬，大地一片洁白。在运来客栈的独门小

院里，苏秦痴痴地坐在客厅里，两眼凝视着窗外的老槐树。将近一个

时辰的落雪使槐树的枝枝丫丫上披上银装，那支曾经送走吴秦的大枝

上面，也已裹起一层厚雪。  

苏秦正在望着老槐树发怔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苏秦心中一动，开

门一看，却是店家。  

店家深揖一礼，笑道： “请问苏子，此处住得可好？ ”  

苏秦还过一揖，陪上一声干笑： “还好，谢掌柜关照！ ”  

店家又是一笑： “苏子在小店已住有两月有余，所交押金早已用

完，饭菜、日用均是小店赊欠。小店本小利薄，苏子，你看这——”  

苏秦心头一寒，知店家见他前途无望，前来逐客了，也就敛起笑

容，淡淡说道：“掌柜莫要客气，住店自然要付店钱。麻烦店家算算，

在下尚欠多少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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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家早有准备，从袖中摸出一块竹片，递给苏秦： “在下已经算

好，请苏子过目！ ”  

苏秦接过竹片，扫瞄一眼，惊道： “在下仅住两月，已付五金，

怎欠这么多呢？ ”  

店家微微一笑： “回苏子的话，账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，本店断

不会多收一枚铜板。苏子是十月晦日黄昏时分入住本店的，迄今已过

两个晦日又两日，按照本店规矩，当算三个满月，店钱为一十二金。

苏先生一日三餐，吃用折合五金。另有房舍清扫费、洗衣费、茶水费、

洗浴热水费、养马费、草料费、马棚费、轺车费及其他日用，又折三

金，打总儿当是二十金。先生已付五金，尚欠一十五金！ ”  

苏秦脸色紫涨： “你——似你这等算法，岂不是黑店了吗？ ”  

店家又是一笑：“本店久负盛誉，不曾黑过一客，苏子何出此语？ ”  

“你——好，我且问你，店钱本是每月四金，可你讲好减去一金的，

为何仍算四金？ ”  

店家略想一下，拍了拍脑门，笑道： “噢，对对对，在下想起来

了，确有此事！好好好，本店减去一金，苏子再付一十四金即可！ ”  

“你——”苏秦气结，“既然是每月三金，在下仅住两月单两日，算

作三月，加起来也不过九金！ ”  

店家笑道： “苏子听错了，在下的确说过减你一金，但指的是第

一个月，并不是每月都减一金！ ”  

苏秦冷笑一声： “在下总算明白，那位仁兄何以会吊死在你这店

里！ ”  

“这——”店家脸上挂不住了，微笑换作干笑，“一事归一事，苏子

莫要扯到他人！ ”  

“好了，”苏秦冷冷地下了逐客令，“你出去吧，剩余多少，在下明

日一并付你！ ”  

店家哈腰笑道： “苏子想也不是赖账之人，明日付也成！苏子歇

着，在下告辞了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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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家走后，苏秦关上房门，脸色煞青，在厅中连走几个回，打开

包裹，拿出钱袋，摸来找去，竟然只有三金，再摸身上，也不过四五

枚铜板，一时愣在那儿，思忖有顷，屈指算道： “卖田共得三十金，

还大哥一金，置衣八金，置车马八金，开坛三金，押店家五金，在函

谷关置换一金……”  

苏秦七算八算，真也只有这么多了。苏秦起身又踱几个来回，弯

下腰去，顺手拿起店家留下的账目，自语道：“如此算账，真也气恼！

店钱自应包括清扫费、热水费等，至于养马费，当真是第一次听说，

轺车存放也要收费，更是匪夷所思！怪只怪自己入住时未曾问个明白，

眼下只由听他摆布了！也罢，先生这轺车想是值些钱，待我明日将它

卖了，还他就是！ ”  

翌日晨起，苏秦起床，见雪止了，赶到后院套上车马，径往集市。

店家担心他偷偷溜掉，使人远远跟在后面。苏秦瞥见，犹如吞下一只

苍蝇，只盼速速寻个买主，还上他的黑钱，离开这处伤心之地。  

这日是腊月二十八，因是小月，再过一日就到年关了，因而集市

上人来人往，到处都是置买年货的老秦人。苏秦寻个热闹处停下车子，

卸下马匹，拿出备好的木牌插在车上，上面早已写有 “鬻车 ”二字。不

一会儿，果有几人围拢过来，照着轺车东瞅西瞧，其中一人趴在雪地

上，审看车轴。  

苏秦裘衣锦裳，却在这儿卖车，面子上也觉过不去，因而并不睬

他，顾自微闭两眼，站于一侧。审有一时，钻入车下的那人站起来，

拍了拍沾在身上的积雪，问苏秦道：“先生这辆车子，要卖多少钱？ ”  

苏秦早已想好，不假思索道： “一十二金！ ”  

那人再次钻进车下，仔细察看一番，摇头道： “是老车了，你修

过不久吧！ ”  

苏秦点了点头。  

那人再将身上的雪拍掉，轻叹一声：“唉，这位官人，不瞒你说，

似你这车，又旧又破，装饰也差，少说用过百年，车轴上还有裂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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